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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外月色明朗，空气清新。

二十二点五十五分，离熄灯只有短暂的五分钟了。楼下

看门的王伯伯撑着把大伞，开始摇铃叫嚷。此刻并没有在下

雨，当然也没有在下雪，打伞的目的只有一个：防止遭受到旧

肥皂、破口饭碗和骨折筷子之类不明物体的“袭击”。

白日里，清静的男生宿舍，至此才开始有些生气。这是惯

例，只要灯一黑，几乎满寝室的人都一窝蜂地跑到走廊上来，

各种搬桌子搬椅子的声音，此起彼伏，经久不绝。再过几天就

要期中考试了，整幢楼里，也恢复了聒噪的读书声。这时，冯

刚一个健步，站到一盏较为明亮的灯下，挺直了腰杆，把住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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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要道，准备严防死守。隔壁寝室的小桃，拿着本高数，不知

死活地晃晃悠悠走过来。

冯刚道：“兄弟，高数后天才考，你现在复习，恐怕太早

了吧？”小桃一脸的愁眉不展：“我也知道啊，现在复习根本

一无是处。可我的书早找不到了，这是借别人的哩！”

冯刚是我们班的班长，为人耿直，血气方刚。缺点是平素

里比较严肃，不拘于笑。所以大家怀疑他脸部肌肉是否已僵

硬老化。班长是非常好学的，每当要去图书馆时，通常左手拎

上一个公文包，右手提起一壶茶，然后与大家告别：“有什么

事到图书馆找我！”大伙都一直敬佩冯刚的这种刻苦学习、埋

头钻研的精神。当然，他有时也常常会不小心，将游戏机一并

带去。

两人正在对决之时，我和猛男抬着桌子，一摇一摆地走

过来。

“砰！”两人一松手，地动山摇般地放下了桌子。

猛男真名叫王理宇，是寝室里自封的健美大师。身体特

棒，一年四季睡草席。光从他起伏不平的肌肤上，就可感受到

他平时所受的“折磨”。猛男早上起床从不照镜子，而是对着

门板后的阿诺海报伸伸胳膊，有时还会尽情地舞弄一番，其

实是炫耀；并直到自己满意后，方才去干其他的事。但阿诺并

不总是受欢迎的，比如猛男心情不好时，难免把他狂揍一顿。

几个月前闻知阿诺要来上海，猛男兴奋得几夜未眠。于是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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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能见到阿诺一面，他也早早地开始筹划了。比如隐藏在临

近的一棵树上，或者把自己打扮成近似垃圾筒的模样；猛男

还尝试从学校挖一条地道通往影城大厅，以便突然在阿诺的

面前出现。他还试图从空中跳伞，降落在阿诺的头上，给他一

个惊喜。然而由于估计不足和技术原因，最后不得不带着相

程车前往。回来后还得意地说：“阿诺机，坐计 朝我这边依依

不舍的，回头看了三眼呢。”

这时，小桃见人多势众，就悻悻而退。猛男拉开抽屉，捞

出一大叠笔记本。“看！这是曹静的机械制图作业本。下午

上课，乘她上厕所，偷来的。”

我和冯刚击掌相庆，可解决了兄弟们的燃眉之急了。当

机立断，三人拿出圆规、直尺，马不停蹄地抄起来。一开始，我

一直以为机械制图只不过是美术课的一种或是延伸，不是画

圆就是画方；不是画侧视图就是画仰视图。自以为小时候有

些美术功底，这门课还不是小儿科。但上个月的小测验让我

傻了眼，得了个“差”。至今机械老师语重心长的话仍然回响

在耳畔：“我为这位同学的与众不同，非同寻常的想像力，而

感到吃惊。但有一点我坚信不移，就是即便是一万年以后，地

球上也不会存在这位同学所描绘的这种零件。”

我的分数还不是最低的，猛男还得了个“差下”，死得更

惨。其实倒并不是这门课太难，而是大家情绪上都有些抵触。

这种课不光枯燥乏味，连一点剩余的价值都没有，纯粹是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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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考试。好在已经大四了，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也挺过来了，大

伙儿称这段时期是“黎明前的黑暗”。

我们三人的位置，紧邻着盥洗室，本来人流量就蛮大的，

今夜也真邪门，洗衣服的人是一拨接一拨。哗啦啦的水声吵

得人心烦，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，洗衣服时大家都无一例外

哼着各自走调的小曲。

猛男似乎有些撑不住了，不光哈欠不断，连抄作业的速

度也减慢了。突然，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，六目相

望，嘴角都不自禁地划出微笑。猛男先声夺人“：拉彭彭！”冯

刚和我点头同意。于是，三人提着手电筒返身冲进寝室。

上铺的两位都打起了呼噜，睡在下铺的，戴着墨镜睡觉

的便是彭彭了。不要以为这小子晚上还不忘记装酷，其实他

夜里睡觉最怕光，有光就睡不着。彭彭原名叫彭明，生得人高

马大，相貌姑且还算对得起花花草草。他还有个习惯，总是强

迫大家承认他英俊帅气；时间长了，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泡，大

伙昧着良心，也就敷衍了几次。当然这不是说大伙是迫于他

的“淫威”，相反，在其他方面，他一直受到众人的“欺负”。

比如，他的被褥和床单可以被任何人无故挪用，另作他途；他

的牙膏每天早上要被轮番挤近数十次；还有大伙还可以在他

的床上嗑瓜子呢。

猛男摘掉彭彭的墨镜，冯刚拿起手电筒就照。这一招杀

手锏果然有效，彭彭大呼“：鬼啊！”我也没闲着，把他的被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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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开；等到彭彭神智略微清醒时，已是被我们三人架到了门

彭彭道“： 干 什么啊，没看见我正在睡觉啊？”冯刚接道：

“算了吧，来！三缺一，陪我们打牌。”

牌刚打了两圈，周胖从外面回来了。刚到门口，指着自己

的衣服就嚷嚷了：“谁这么缺德，外面的铁栏杆，谁他妈上的

新漆！”原来，下午王伯伯刚通知，下礼拜，局里的领导要来

参观我们宿舍楼，考察我们大学生的生活质量。这不，下午请

了几个 民工，突击将宿舍外的铁栏杆里里外外的重新上了

漆。周胖呢，吃完中饭就陪他女友逛街，直到现在才回来。宿

舍的大门过了零点就关闭了，周胖显然是从“旁门左道”进

来的。

周胖的原名叫做周杰。给他冠名周胖，也绝非浪得虚名。

据说他吃完中饭，十分钟内不走两步的话，那么第二天他的

体重，就有可能刷新最新的吉尼斯记录。周胖的性格活泼开

朗，比较外向，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几个女朋友；但在学校里

只有一个，也是我们班的，叫王惺。周胖的歌唱得非常好，据

说港台歌星张学友曾被怀疑过试图模仿周胖的声音，可惜最

后失败了。每当一有校园歌会，周胖必登台献艺，一展雄厚嘹

亮的歌喉。台下则听得如痴如醉，倾倒不已。特别是在夏日，

周胖更受欢迎，各种应酬也比较多。据说周胖那雄浑嘹亮的

声音还有一辅助作用：会把蚊子震得胆战心裂，经脉皆断；最

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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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吐血气绝，相互聚集抱拥而亡。这种辅助的功能颇受人好

评，大家常说听周胖的歌真是一举两得。

看来陪女友逛街真是挺累的。周胖给每人发了根红双喜

后，就进屋睡去了。

第二天上午没课，集体睡懒觉。昨晚的鏖战，都精疲力

竭，况且作业都抄完了，没有了后顾之忧。但是，大伙的如意

算盘还是落空了。刚过九点，小喇叭就开始催起床了：“快起

来，快起来！要来查房了。都像这样躺着，得扣多少分啊！”

宿舍楼规则第十八条，每天九点三十五要查房。寝室不

够卫生和有人赖床都要扣分。查房的分数每天贴在楼门口，

一个学期内名次靠前的寝室奖励，不及格的要罚钱。

小喇叭是寝室长，名叫朱奕，嗓音特别清脆。虽说是个芝

麻绿豆大的官，但在寝室中属他的权力最大。凡是寝室中的

物体，无论大小长短，有生命还是无生命，都属于他的管辖范

围 即使是窗头偶尔前来休憩的麻雀，也要受到小喇叭的

约束，听从他的指挥。上个学期，咱寝室破天荒地弄到个“文

明寝室”，小喇叭还被学校奖励去东方绿洲游玩了一次，别

提有多风光了。所以这学期，小喇叭对卫生问题是带头狠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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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对于每天居然有扫不完的臭袜子，小喇叭是深恶痛绝的。

时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是：“清洁卫生问题，事关生活的安

定和学习的愉快，大家要放在心上。寝室清洁，人人有责！”

为此，这学期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措施，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

巨大改革。比如书橱被反复移动了二百五十四次；用石头和

碎布堵住了三十八个耗子洞；换了六十二把扫帚；并基本上

把墙重新粉饰了一遍。尽管如此，宿舍的管理员还是略有不

满：“我一天没来检查就弄成这副模样，这是人住的地方吗？

我家五十年不打扫也决不会这样。”听了这番话，我们不得

不承认：有些事并不是没有做好，而是做好了没有被人理解；

就好比通常只想对外人展示事物的一个方面，而不幸的是，

却让他们看到了事物的全部。为此小喇叭叹息不已，常常独

自对着墙壁，暗暗地流泪，心里憋得慌，有一种大志未酬的感

觉“：天亡我，非人力也！”

小喇叭一再提醒大家不要晚节不保，但回应的，只有周

胖的呼噜声。小喇叭也知道，把周胖吵醒，那可是九死一生的

事。我被吵得不行了，往下看，昨晚另两位打牌的兄弟，都睡

得跟不省人事一般。正想继续再睡，闻到一股葱油麻饼的味

道。原来，是小黑晨跑回来，带的早餐。

小黑嘛，顾名思义，连瞎子都看得出来，他皮肤比较黝

黑。他可不是什么非洲难民，而是从四川来的，名叫邹隽昊。

一米七八的个头，在当地是鹤立鸡群，不知道多少女孩子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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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他的春。到这里就不对了，在我们班，那算个头较矮的，以

前的优越性荡然无存。每每小黑收到四川美眉来的来信后，

心里就非常难过；有时还独自躺在床上捶胸叹息不止。夜里

做梦还时不时地讲一些根本就不可能成立的话，诸如什么

“伤心的好时光，刹那的永恒”之类。大伙都知道小黑的心情

下午，小黑看完一封信后，禁是非常压抑的。一天 不住仰天长

啸“：谁还有多余的邮票？”当然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大丈夫也

有被屈困于孔方兄的时候。

机械制图课是大课，有两个班同时上，教室里密密麻麻

地坐满了人。我一直很敬佩机械老师，无论课上是如何炮声

隆隆般的喧闹和杂乱不堪，他都能若无其事地讲课。这时，坐

在我身旁的祁一拿出了作业本，看了看我。从他如饥似渴而

又贪婪的眼神里，我明了他的意思，于是就把我的作业本递

给了他。

祁一是走读的，他家离学校挺远的，骑着辆小木兰。他上

课时总是拎着一只大包，包中不光有书，还有一些榔头，镊

子、锉刀、锯子、扳手、螺丝刀之类的工具。上课时看哪张桌子

长得难看就敲几下，看哪张椅子不顺眼就锯掉一点。祁一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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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常会在墙上凿个洞或者在地上挖个坑。有时偶尔坑挖得深

了成了陷阱，或者不小心遗落一些炸药，雷管之类的东西在

坑中。不要以为他的行为怪异，其实彼此相处时间长了，也就

没什么可怪的了。即使他沿学校四周挖一条战壕或者一个人

在学校里盖幢楼房，也不会有人感到奇怪的。祁一的动手和

思考能力是非常惊人的。比如物理实验课上，他先会用万用

表测量一下自己的电阻，然后等吃完一个茶叶蛋后再测

下，看是否有变化；祁一还用自制的体温计与实验室的温度

计对调，借此伪造一些实验数据。所以他给人的感觉是思考

和动手能力超强。

教室里，除了女生老老实实抄黑板上的笔记外，男生都

在做自己的事。机械老师在黑板上出了道题目，问有谁能回

答。课堂上顿时鸦雀无声，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。老师翻开点

名册：“请二班的周杰回答一下。”

周胖放下游戏机，胸有成竹地站起来：“老师，我没带眼

镜，看不清楚。”同学们笑得前俯后仰，周胖向来都是活跃课

堂气氛的高手。

老师示意周胖坐下，看了看点名册，又道：“我想这道题

目，还是请一位女生来回答吧。二班的邓茜倩在吗？”

我的心头微微一震。

我始终觉得，有一种美，是人的意志力所无法抗拒的。无

论你掩饰得多么的牢固，她只要一颦或是一笑，就足以让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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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底里泛起惊涛骇浪。邓茜倩就是这样一个，令我魂不守舍

的人。她是我同班同学，也是我心仪己久和终生不可替代的

完美女孩。她活泼大方，聪明伶俐，天生丽质，特别是一对水

汪汪的迷人大眼睛，美眸溢光，莹彩流丽。大一开始暗恋上

她，大二给她寄贺卡，大三写情书，无数次为她意乱情迷，无

数次为她着魔若狂，可直到现在，她还一直将我晾在心门之

外。我也知道，除了能编些肤浅短小的甜言蜜语之外，我基本

上一无是处。

我对邓茜倩的暗恋是没有人知道的。这样做，也是让自

己不受到更大的伤害。追她的男生，“牺牲”了一批又一批，

每个人不碰到头破血流是不轻易退却的。其实她大二就有公

开的男友了，是她的学长。现在她的男友也早已毕业了，具体

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但令我异常清楚的是，我就是那个

时候开始学会抽烟和深夜买醉。这些年来，我也一直劝慰自

己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呢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跟她比起来，其他

女孩子在我眼里，都是那么的枯燥和索然无味。

她的回答令老师很满意，课又继续上。课间的时候，猛男

把作业本还给曹静，被她一顿臭骂。好在猛男会哄女孩子，左

一个大姐，右一个下不为例，也就平息下去了。曹静是咱班的

团支部书记，绰号“二传手“。无论是系里还是学院里的最新

消息，她都能第一时间搞到。还时不时会透露一些学校内幕

给大家。比如明年全校师生将搬往松江，凡是能带走的东西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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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带走，不能带走的就炸掉，要销毁一切搬动过的痕迹；校

因为校园内惟一一名口的绿草坪肯定活不到明年春天了，

三园丁因长期花粉刺激， ；操场的四分之三是个月前去世了

不久将改为一个奶牛棚；受市政府统一规划的， 教学楼原计

划造四层，后来不知怎的变成了一幢五层楼的房子。我们可

以清楚的看到，二楼楼面比三楼楼面高了足足半米；一些教

室靠左边的门，设计时应在右边的。还有就是最后大楼完工

时，因缺少一些石料，所以有一级楼梯是虚构的。根据设计此

楼的工程师讲，这二十年来，虽然陆续发现了不少与当初设

计时有误的地方，但还有更多的隐患至今尚未发现。所以不

管白天黑夜，总能看见一些手拿规尺的人在楼中进进出出。

当然，她说的话，很多是无从考查的。大家听多了，也就

见怪不怪了。

祁一抄好作业，正赶上下课铃声。梦醒时分，大家交完作

业，就匆匆上体育课去了。

今天的体育课比较轻松，老师让大家跑了四圈后就自由

活动了。下个礼拜系里有一场排球赛，身为体育委员的小黑

带着冯刚、陆杰等一伙人，封闭式训练。周胖在踢足球，在足

球场上他可是一名健将，可以担当任何位置。周胖踢起球来

横冲直撞，旁若无人。主要擅长的技术是“球挡一面”、“一

球封喉”、“推球置腹”等，当然有时也包括本方队友 即

使是裁判有时也不能幸免一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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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刻，周胖在对方球门不远处发了个任意球，球在禁区

内被反复踢来踢去。周胖见状大怒，单枪匹马杀入重围。经过

异常激烈的拼抢，一阵风沙硝烟过后，场上球员倒的倒，跌的

跌，守门员更是不知去向。周胖回头猛然发现球竟然一动不

动地站在离球门不 米处。周胖大喜过望，疾步飞奔，眼明足

脚快，拔脚怒射。球“嗖”的一声，稳稳当地飞出了边界线外。

这种“射门出边线”的盖世神功，天下无绝，罕与有二。

要问谁的日子过得最舒服，那非彭彭莫属了。我们班一

个寝室里的四个女生向他拜师学艺，一口一声“师父”，叫得

他骨头都酥了。这种美差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，而且

所要传授的艺技，无非就是教她们怎样把球投得更远些。这

四个女生中，球技始终最臭的是野塘花。这野塘花在系里可

是赫赫有名，谁不知道她这个响彻云霄的外号。打扮像泼妇，

说话像拉风箱，走路像踩雷。她的背景很厉害，在校外号称有

百八十个兄弟哥们，不过去年被关进去了八九十个。据说当

初还曾对彭彭有过好感，只不过是彭彭流水无情罢了。现在

发嗲明显比以前少多了。

“彭，我为什么老是投不准？”

“讲了多少次了，不要看球，看篮筐⋯⋯”

“彭，那边一个人打得也不错咧。”

“嗯，足足有我当年七分的雄风劲彩⋯⋯”

“彭，你球为什么打得这么好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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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个很难说，需要内心的沉稳，非凡的眼力，修长的指

甲⋯⋯，，

我和猛男拿着可乐，坐在月台上，看着操场上来来往往

的女生。欣赏美女是我和猛男惟一相同的兴趣爱好，而且同

样对那些长发妖娆，前突后鼓的极为津津乐道。大学里没有

过爱情的滋润，那是和蹲监狱没什么区别的。我无限惆怅地

说“：猛男啊，快毕业了，亡羊补牢，赶紧找一个吧。”

猛男在我眼里是很优秀的。要才有才，要肌肉有肌肉，是

典型的“才肉兼备”型的奇伟男子。猛男是我们班为数不多

的学文科的，所以数他的学问最大，而且诙谐幽默程度无人

出其右，常常把大伙逗乐。比如他常常向大伙讲一些秘史，炫

耀他的知识：三国时，诸葛亮草船借箭，曹操如果放几支火箭

的话，诸葛亮即使不被烧死也会淹死；曹操败走华容，关羽放

操过关，据说是收了他的红包；司马光写《资治通鉴》，其实

是为了寻找周室王陵的宝藏。其实，猛男的理想是想当个军

人，最好是师长以上或给哪个司令当个副手。他还一向爱憎

分明，疾恶如仇，总说好汉男儿志在四方，要倡大义于天下，

能力挽狂澜于即倒；挺金刚百炼之性，负霹雳千仞之气，要有

独霸天下的雄心壮志和抱负！

猛男耸耸肩，笑道：“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就不是

我的，现在只是缘分未到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 的话，使我又想到了猛男的这番很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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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茜倩。可缘分有什么用呢？抓不住的东西，你拼死攥着也没

用。缘分让我和她走到了一起，说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分明

是家草不如野草香嘛。

！你们两个大男生，呆坐着发什么愣呀？”曹静和小

丸子、金燕，陈蔚三女生拿着拍子过来打羽毛球。小丸子叫周

艳萍，身材较矮，圆乎乎，是可爱型的女生。大二的时候，身材

还是很苗条的。一次和男友吵嘴后，不听姐妹们的劝告，化悲

痛为食量，暴饮暴食，以前的身材也一去不复返了。金燕身材

玲珑，比较清纯，模样还像个初中生。陈蔚么，可是我们寝室

里的风云人物，几乎每夜都要谈及。不光是长得漂亮，身材

好，更重要的是，还是彭彭公开的暗恋女友。虽然这几年来，

我们为他俩制造了不计其数的绯闻，到处煽风点火，可就是

光打雷不下雨。

小丸子邀请我和猛男一起玩。我说：“猛男你去玩吧，我

给你加油。”猛男跳下站台，接过拍子，玩去了。不要以为在

女生堆里玩，会很开心，这次猛男可栽了大跟头了。二打一不

说，猛男还是逆风打球。你用十分的力气，还不一定能将球打

过去；女生那边，用两分力，轻轻一推就过来了。打了没几个

回合，猛男就已经气喘如牛了；然而在女生面前，又不好说自

己不行，只好硬着头皮。

猛男还时不时瞟我几眼，心想，好你个阿钟，也不下来帮

帮我。其实，我倒没怎么看他们打球，我一直在操场上找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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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茜倩不在操场上，她去哪里了呢？

我走下站台，对猛男说我先回寝室了，然后祝女生们玩

得开心。

操场和男生宿舍隔着一片小树林，这里很僻静。白天男

生比较多一些，晚上偶尔也会有些偷偷摸摸的学生情侣。我

穿过树林的时候，碰见了邓茜倩。她换了身运动衫，正拿着手

机和别人很轻柔地说着话：“好呀！那明天考完试，你来接

我⋯⋯”她说话的时候，显然没有看到我；等她打完手机，与

迎面而来的我目光一触时，我看到她的脸颊，突然泛起了红

晕。彼此间没有说话，平静无息地擦肩而过。

自从我向她表白后，平日里接触她的目光，总有种奇怪

的滋味。拼命地想要看见她，一旦看见了，目光又迅速逃开，

是那种想见却又不敢见的心理。阿钟，你真是个懦弱的男人，

被她拒绝后，连正视她的勇气都没有了，你怎么这么没用！

回到寝室，蒙头倒在床上。心里好像被什么利器，重重地

刺痛了一下。一直以为，无论她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可以平静地

对待，至少也可以装作若无其事。可今天只是稍稍地擦肩而

过，就让我的悲伤，一触即溃，源源不绝地奔涌出来。

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她，惟一的方法，就是做其他的事。桌

子上躺着一本崭新的《西经》，我抄起来就读。有人从背后拍

了拍我的肩膀，回头一看 敷衍地问道：是猛男，猝不及防，

，，

“怎么不打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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猛男并没有回答我，笑道，阿钟啊，不至于吧，看书看得

双眼红肿。我急忙转过脸去“明⋯明天要考试了，我还没复

习过，心里一急，眼睛都红了。”

猛男夺过我手中的书，一本正经道：“我已经很努力地

相信你了，可你装得也实在是太不像了。居然还拿我的《西

经》复习，可别弄脏了我的书哦。开学时二十五块买的，现在

这书，我还可以二十五元卖出去呢。”

我噗哧一声，被猛男逗乐了。我说，看来明天又要多两位

烈士了。

下午是期中考试，所以上午的两节国际贸易课，根本没

人在听。贸易课的老师是位中年妇女，个子特别矮。也许是学

校里的讲台太高了，她站在讲台后面，只能露出脖子和头。记

得有天上她的课，窗外是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倾盆大雨。伴

着雷电的闪烁，只见讲台上一个头颅在左右晃动，像午夜凶

铃一般，令人毛骨悚然。还有，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很柔，这对

于长期霸占教室后排的男生来说，非要带个助听器方能完全

听得清楚。当然还有一种情况，也可以听清楚她上的课：就是

大伙都不说话，教室里保持安静。可惜的是，这种情况从未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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